小镇记忆：一段关于诚信与规则的历史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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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的余辉给这个小镇镀上了一层金色。走在青石铺成的路面上，两旁古色古香的老字号商铺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伙计的叫卖声似乎仍保留着两百年前的余味。不远处，山陕会馆迎风飘动的“忠”字旗，提醒着时间的流淌。
呈“V”字形绕城而过，在城外汇流的赵河与潘河，忠诚守护着这座小镇。从小镇乘船，向南可以经唐河入长江，抵大海，或通向大半个东南中国；从小镇启程，向北经陆路可穿越大漠戈壁到达俄罗斯的恰克图。
不错，这里正是万里茶道的重要中转地，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赊店镇。如今，当年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荣景象，只能在依稀可辨的古码头遗址中去想象了。因地处交通要道而崛起的一座商业巨镇，也终因铁路的兴建、交通枢纽的旁落而凋零。
但是，古镇是有记忆的。万里茶道上那些繁华的商业图像，还有关于它和一个帝王的美好相遇，都和我们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紧紧关联。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阴谋杀掉皇室后裔刘秀。刘秀仓皇出逃至当时的兴隆店，在一家酒馆借酒浇愁，兀自苦闷。突然，他眼前一亮，只见酒店门外悬挂着一面鲜亮的酒旗，上书大大的“刘”字。这面酒旗激起了刘秀的斗志，他欲扯过大旗，兴兵起事。无奈囊中羞涩，于是决定向酒店老板赊旗。刘秀拿笔给酒店老板写下一幅赊据。老板连连摆手道：“不必，不必。”刘秀正色道：“大丈夫以信义立世，赊据为凭，定当重谢。”刘秀登基称帝后，不忘当年赊旗之诺发迹之地，御笔亲封“赊旗店”，为此而有“赊你一面酒旗，还你一代盛世”之典故。
诚信赊店，从此成为赊店镇一块响亮的招牌。
但是，从东汉至清朝中期这段长达1700多年的历史，赊店一直低调地存在着，它大部分时间都被外界忘却，偶尔被提起，便是与刘秀的这段佳话。
赊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康熙年间，噶尔丹叛乱平定后，晋商开辟的万里茶道将富庶的江南与广袤的漠北乃至欧亚大陆连接起来。而赊店由于其“南船北马”的地理位置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中转地。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赊店已发展成为长三里阔四里的繁华巨镇，全镇商号林立，20多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40多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人口达13万之巨，全镇72条街道分市经营。盛世繁华，各地富商争相聚居，行会交易，日有万金。
这其中，以山西、陕西商人为最盛。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建构了辉煌的商业文明。诚信经商的理念渗透在他们商业活动中，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商业规则鲜明地体现在山陕会馆中。
山陕会馆的木雕、石雕、彩绘等建筑装饰图案艺术精湛，内容丰富，在总体渲染吉祥和神圣的气氛之中，更着意强化了对“忠义”“诚信”精神的宣扬。
“赵匡胤输华山”反复出现在会馆的额枋、雀替和柱础上。据说，年轻时的赵匡胤下一手好棋。一日，赵匡胤路过华山，与华山住持陈抟老祖下棋，连输三盘，无钱支付。陈抟老祖早知他是将来的帝王，就心生一计，让赵匡胤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卖给他，并立契为证。赵匡胤以为陈抟老祖在闹着玩，于是也随口将一座华山卖掉，并用石块在石壁上写下：东京赵匡胤，因无钱使用，情愿将华山一座，卖与陈姓，言定价钱三百两，永远为陈之业，并无租税。恐后无凭，石山亲笔卖契为证。赵匡胤只当这是儿戏，谁知后来陈桥兵变，他真的做了皇帝，为了信守当年与陈抟老祖的约定，明知这是一桩“亏本买卖”，但还是下旨免征了华山的赋粮。
这种隐喻在装饰图案中的“忠义”“诚信”道德教化在会馆中比比皆是。如多处着意表现的“赵顺求寿”图案，讲的是主掌人间生死的南斗星君、北斗星君因为在不经意间吃了赵颜敬献的美酒和鹿脯，为了守“信”，只好把原定只能活19岁的赵颜增寿至99岁，说明神仙对凡人尚不失信，凡人自身更应守信。
“杯羹之让”故事图案则表现霸王项羽与刘邦相争时捉住了刘邦的父亲，威胁刘邦要烹杀其父。刘邦机智地回答说：“我们曾约为兄弟，吾父则尔父，若烹之，请分我一杯羹。”后来霸王为信守兄弟之约，放了刘父。“圯桥纳履”图案更表现了张良尊老守信，为黄石公拾鞋、穿鞋，从而得到了黄石公赠予兵书的故事……可以说，从神仙到皇帝，从失败英雄到成功良相，无不尊奉“诚信”这一道德准则。
除了从正面来灌输诚信的商业道德之外，会馆的多处建筑装饰还从反面警醒人们不诚信会付出代价：如在《十八学士登瀛洲》中只雕刻了17人，将背信弃义的奸臣许敬宗毫不留情地剔除在外；雕刻于石牌坊中坊最上方的“福禄寿”三星图案，系说老秤十六两星为南七星、北六星与福禄寿三星聚合而成，如果商人不诚实守信、坑害顾客、缺斤短两，那就会折福折禄折寿；会馆内多处陈列的各种神兽造像，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一只脚踏在座基边沿，呈悬崖勒马之势，意为教化商人不可贪得无厌，要义中取利，适可而止，否则会掉下万丈深渊。
除了文化渲染，诚信之所以在晋商中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则，还与背后的规则有关。诚信不仅是心中的道德律，更是行会的自治规则，犯者将付出沉痛的代价。
立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重刻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中记述：“……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集齐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官究治……”这是专题性的“商业规则”，目的在于统一度量衡，维护公平公正的行业秩序。
而立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公议杂货行规碑》，其间刻录的商业行规更多达十八项，如，“卖货不得包用，必要实落三分，违者罚银五十两；如有旧店换人名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会行友，违者不得开行；卖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合外伙计，如违者罚银五十两；卖表辛不得抄红码，必须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这些制定于200年前的商业规则，内容涉及不搞虚假包装、反对不正当竞争、禁止拉客宰客、不允许打价格战、不缺斤短两等，规定相当详细而严厉。
这些刻在石碑上的商业道德规范是公议之后的集体决策，具有“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从而使“诚信为本”的精神能真正在商业活动中起到规范市场与商人经商行为的作用。这种“诚信为本”的商业规则不仅规范商人，也监督官府，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过载行差务碑》，即是过载行为了抵制官府“屡经加增”的支官席片而制定的“合约”，并明确说道：“恐历久加增，后不复前，故立琐珉，以为千古流传云尔。”
然而，遗憾的是，赊店镇的诚信文化缺少一些开放性和辐射性，终究只是山陕商圈的文化。山陕会馆那气吞山河的艺术壮丽，经天纬地的商业传奇，始终把自己圈在高墙大院之中。也可能是历史转折太快，没有给商人们足够的时间，把商业文明转换成制度文明；也可能是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压力太大，这小小的商业火花燃不起燎原之火。
彼时，相距遥远的欧亚大陆，荷兰、比利时、英国，商业的力量正在野蛮生长。在组织形式上，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使得资本的力量以几何级数增长，过去合伙作坊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公司迅速地聚揽资源，铁路、电厂、远洋巨轮等一一出现。走出大洋的资本，成为帝国扩张的重要先遣军。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多灾多难，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打断了诸多正常的历史进程。政治上的无力传导给商业的就是赋税的繁苛。
据《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载：“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税卡。”晋商的《行商遗要》也记载：“赊旗发货报厘金寨费：口装大箱每只完银一钱二，套箱完银八分，花套茶完银三分，茶梗小包完银一分五”等，详细记述了各种茶在赊旗厘金局应交纳的厘金数，同样的茶货，中国商人所付关税超过俄国商人10倍以上。再加上俄罗斯对中国茶叶课以重税，万里茶道正在走向衰竭。
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铁路成为南北货运的主力军。赊店总集百货的交通枢纽地位彻底旁落，人客渐稀。又逢军阀争战，炮火频仍，1920年前后，赊店沦落为一个破败小镇。
但是，古镇的记忆还在，那些刻在石柱门廊影壁上的雕刻尚在。特别是诚信文化，是必须珍视和发掘的宝贵精神遗产。
所以，我们有欣慰，欣慰赊店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关于诚信的诸多回忆。
所以，我们有遗憾，遗憾由商业繁荣而萌发的诚信文明未及在社会上迸发生命力。
是以，艰巨的责任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